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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三回  身無彩鳳雙飛翼

　　巴伊亞北部有一條聖方濟河，全長約兩千公里，貫穿巴伊亞全州，在色爾吉比入海。這條河發源於盛產水晶及藍寶石的礦產

州，上游全屬火成岩地形，水質清澈無比。流到大湖時，因為水中溶有大量的碳酸鈣，湖水湛藍，幽靚迴絕。環湖四周，阿司古山

娟娟攢立，劈翠穿雲，千巖競秀，別有一番風韻。　　大湖入口處有個小鎮希克希克，有居民約五千人。有個詩人形容該地景物的

秀美、民風的淳厚，是這樣說的：

　　「地平線上，漂浮著一脈青翠的蒙地喀山，

　　「天心垂掛著，寶石的湛藍。

　　「聖芳濟河靜悄悄地，曲折蜿蜒，

　　「希克希克，擁抱著世人永恆的期盼。

　　「藍寶石精靈的光輝閃閃，

　　「湖面玉碎的水波點點繁繁；

　　「微風嫉妒，白雲輕佻，

　　「夕陽、明月，是希克希克的兩顆巨鑽。

　　「軟軟的，濃濃的情，

　　「希克希克，幸褔的蜜汁，無止無盡。

　　「農人耕作在大湖的裙畔，

　　「鍋爐前有工人淌著熱汗，

　　「希克希克人臉上的笑容啊，

　　「像寶石一樣地燦爛。」

　　這一帶是巴伊亞最負盛名的觀光區，附近一個叫冷索斯的地方，有遠近知名的「玻璃瀑布」，遠望有如一面巨大的玻璃，飛珠

捲雪，流瀉著眩目的光彩。另外還有一個奇異的地質區拉畔巖穴，那裡有各種不同色彩的沙岩。當地居民每每採集色沙，分層灌到

玻璃瓶中，成為案頭悅目的裝飾。

　　馬色羅是個有殘疾的青年，幼年時患了小兒麻痺症。拜科技發達之賜，他裝上了『有感義肢』，能藉著各種傳感器，感受到與

真實情況相彷的外在環境。除了行動時外觀上有些不太自然外，倒是和正常人差不太多。

　　他是聖保羅人，家境小康，為了自立更生，遠別家人，隻身跑到巴伊亞來。不料到了希克希克後，他竟流連忘返，不忍驟然離

去。然而這一帶謀生不易，他又不適於粗重的工作。但是他實在太喜歡這裡的風土人情了，最後決定買一塊農地，種植果樹和養

雞，過著自食其力的生活。

　　在世紀初，巴西經濟跌落谷底，國內百業蕭條，倒風四起。

　　二○○二年，倒風吹到了這座山城。對馬色羅來說，他只是少賣幾隻雞，賣不掉，自己反而吃得好一點。何況還有果樹，他不過
是要更勤快些，便與一家超商訂了合約，每週兩次，採摘新鮮水果供應商店。

　　然而不景氣對一些大戶而言，卻是慘不堪言。尤其是幾位旅館業大亨，生意一落千丈，入不敷出，最後落得清算破產。就在希

克希克這裡，有一位甚至被逼得走投無路，最後以自殺告終。

　　一天下午，馬色羅送了一車水果到鄰鎮巴拉，在回家途中，看到一位大腹便便的女子踽踽而行。他個性內向木訥，不喜歡與人

結交來往。但是眼見一位孕婦，隻身走在山道上，說什麼都不容他視而不見。

　　他停下車來，問那孕婦要不要搭便車，她點了點頭。上了車他才發覺，這還是一位未成年的少女，長得相當清秀，但卻衣衫襤

褸，神情憔悴。

　　巴西有個不成文的習俗，女子結婚後多半會燙髮、戴婚戒。這位少女長髮垂肩，十指光禿禿的，還挺著大肚子在外面走動，也

實在少見。

　　直覺告訴他，這是個問題人物！巴西地處熱帶，男女無不早熟，在當今性泛濫的社會風氣下，有自制能力的人非常少見。不過

巴西以天主教為國教，教規嚴峻，未婚懷孕還是一個天大的忌諱。

　　馬色羅不敢多問，那女子也噤口不言，到了鎮上，車子停下來。兩個人靜靜地呆坐了一個多小時，被一股甜蜜的氛圍緊緊包裹

著。直到馬色羅覺得不能不開口了，哪知他剛轉過頭去，就看到她的頭轉向前方，彷彿靈犀相通，他一踩油門，向前直駛而去。

　　空氣是透明的，微風是摸不著的，兩個人的心已緊緊地連在一起。

　　走著走著，在藍寶石的光輝中，他看到了教堂明亮的塔尖。

　　馬色羅把車停在一戶淺綠磚房門前，這裡的房舍雖然簡陋，卻都很潔淨。再窮的人家都要設法每年把外牆漆上另一種悅目的淺

色。而且彼此很有默契，往往幾戶人家，就成了一幅五光十色的油畫。

　　女孩下了車，沒有說一句話。

　　過了三天，馬色羅到巴拉賣水果，又在回程上遇到她。這次更不必開口，就把她送到家門了。不同的是，這次車行的速度奇

慢，而時間卻過得如飛一般。兩個人儘管沒有一句言語，也沒有交換一個眼色，那濃濃郁郁的感覺卻比膠還厚，比蜜還甜。一股溫

暖的氣團充塞胸膛，讓人軟綿綿、懶洋洋地，一動也不想動。

　　她吃力地下車，座位上還有些微的熱氣，他移到她的位子上，溫煦地目送她挪著不甘心的腳步，一分一寸地離開。

　　麻煩來了，現在馬色羅的心經常不規律地跳動，他不自覺地看著樹上的水果。明明知道還沒有熟，隱隱卻有一股衝動，想摘了

送到巴拉去賣。

　　他種的水果叫檸瑪，是檸檬的變種，有檸檬的清香，有柑橘的多汁，卻沒有酸味。由於人手不夠，果樹並不多，他一向是三天

採收一次，固定在週二與週五送到市場的。去早了也未必有人要，急什麼呢？

　　是了，他忘不了那個可憐的孕婦，為什麼每天要走那麼遠的路呢？從希克希克到巴拉有十公里，靠她那樣一步一步走，得走上

大半天！她去做什麼？為什麼兩次都被自己遇到？是不是她每天都要走一遭？

　　馬色羅細細算了一下，這兩次回來都在下午三點鐘左右。這樣說來，她一大清早就得出門，中午再走回來，有什麼事非去巴拉

不可？

　　一個不喜歡說話的人，遇到另一個不說話的人，那種感覺，彷彿天下根本就不需要語言。還有什麼好說的？心有靈犀一點通，

自己會種檸瑪，送到巴拉去賣，這是上天安排好的，一切都是為了有一天要遇到她！

　　既然是為了她，還有什麼好猶豫的？快去看看，她是不是已經在路上了？是不是正等著搭自己的便車？

　　一股熱血湧了上來，他心頭發慌，肢體發脹。如果她走累了怎麼辦？萬一跌倒了？萬一遇不到自己，誤以為自己嫌棄她？萬

一……
　　馬色羅想到無數個萬一，他急不可待，便開了車，沿路張望。是什麼時間才對呢？難道有一定的時間嗎？萬一她有事呢？萬一



彼此錯過了呢？

　　馬色羅心中千轉萬轉，就是沒有想到她可能不在路上。他慢慢的開來開去，在這短短十公里的路上轉了五六趟。直到天黑了，

絕對不可能再遇到她了，他還在猜想，萬一她耽擱了，半夜才回來，那該怎麼辦？

　　幸而汽車沒有酒精了②，馬色羅才沒有開個通宵。

　　第二天一早，馬色羅腦筋清楚了一點，為什麼不先去看看她是不是一大早就出來了？希克希克是個小地方，只有幾條街道，廣

場就是市中心（它被稱做廣場，並不是因為佔地廣大，而是位於教堂前面，為安息日教徒聚會之處）。廣場前有咖啡吧、雜貨店，

還有一家只有五十個座位的袖珍電影院。馬色羅一屁股坐到咖啡吧的高椅上，侍者馬上過來問話：「你住在前面路口是吧？」

　　馬色羅點點頭。

　　侍者說：「你不常來吧？」

　　馬色羅搖搖頭。

　　侍者說：「你是南部來的吧？」

　　馬色羅又點點頭。

　　侍者說：「你是種水果的吧？」

　　馬色羅點點頭。

　　侍者說：「你一個人嗎？」

　　馬色羅又點點頭。

　　侍者說：「你在等法蒂瑪吧？」

　　馬色羅楞了一楞，說：「法蒂瑪是誰？」

　　侍者說：「你前天送她回來的，忘了？」

　　馬色羅說：「我不知道她的名字！」

　　侍者笑說：「你送她兩次了，還不知道她的名字？」

　　馬色羅說：「我們沒有說話！」

　　侍者笑的更大聲了，大聲說：「沒說話？喂！鄉親們，你們誰相信？」吧裡有五六個客人，一聽他吆喝，都笑著圍了過來。

　　一人說：「真的？你不知道她是誰？」馬色羅搖搖頭。

　　另一人問：「你沒聽說過她的事？」馬色羅又搖搖頭。

　　又有人問：「你認為她丟臉嗎？」

　　侍者很乾脆地問：「你不覺得她很漂亮嗎？」

　　馬色羅搖搖頭，想想不對，又點點頭，說：「她很漂亮。」

　　侍者問：「你不想跟她講話嗎？」

　　馬色羅說：「我不認識她。」

　　侍者問：「你想認識她嗎？」

　　馬色羅點點頭。

　　侍者說：「你不怕她大肚子？」

　　馬色羅老實說：「我也有殘疾。」

　　侍者興奮地說：「老弟！只要你不嫌她，我給你做媒！」

　　法蒂瑪的父母為了她，在鎮上早抬不起頭來了，妹妹更被同學們罵得狗血淋頭，一家人痛苦不堪。最嚴重的還是法蒂瑪死不開

口的個性，不論怎麼開導、打罵，不論多大的壓力，多少屈辱，她死也不肯說出誰是孩子的爸爸！

　　當地居民的想法很單純，只要知道孩子的爸爸，憑社會輿論就能把他們送進教堂。進了教堂，就到了上帝手裡，是上帝的問

題，人們就不需要再費心掛心。

　　為什麼法蒂瑪不肯說呢？那一定是一種罪惡。是什麼罪惡呢？誰都不敢想、不敢問，只是默默地哀傷、痛苦。

　　法蒂瑪原來是位人見人愛的女孩，她是希克希克的藍寶石！但是寶石玷污了，她那沒有「主」的大肚子，傷透了很多少男的

心，讓他們失去了最私密的夢想。也傷透了很多少女的心，因為那也可能是她們的歸宿。更傷透了很多很多父母的心，他們為希克

希克灑眼淚，他們為兒女難過，他們更為藍寶石的光彩憂心。

　　人人迴避她，人人暗中為她掉淚。神父說：「怎麼會沒有父親呢？法蒂瑪一定是受了魔鬼的引誘，誰同情她，誰就是魔鬼！」

　　法蒂瑪從來不出家門，但是預產期快到了。鎮上的醫生不敢給魔鬼看病，便把她推給巴拉鎮上的一位醫生。沒有人願意送她

去，誰敢和魔鬼打交道？她只好默默地挺著大肚子，一個人走去又走回。

　　馬色羅願意娶她！有人猜他就是原主兒，也有人說他是上帝派來的天使。不論如何，這場婚禮轟動了小小的山城，也溫暖了五

千顆傷痛的心。連神父也改口了：「馬色羅不是魔鬼，他只是記性不好！」

　　然而，這場溫馨的默劇沒有上演多久就閉幕了，法蒂瑪因為難產，死了！

　　要是有個觀光客，再次來到希克希克，就可以感受到天與地兩種不同的氣氛。天上的白雲一樣是淡淡的，地上的湖水依舊是藍

藍的，但是天上少了歌唱的鳥兒，湖面也見不到戲水的魚兒，連路上的行人都低下了頭兒。

　　觀光客說：「看哪！經濟不景氣多可怕，連人的笑容都消失了！」

　　鎮中心唯一的教堂，已經很久沒有響起鐘聲了。神父說撞鐘的繩子不見了，人們傳言繩子被法蒂瑪帶走了。

　　咖啡吧裡客人還是不少，一個個睜大了眼睛，張開了耳朵。一個個都在期待，人生本就是無止境的期待，可就是一點動靜都沒

有。

　　其實不是真的沒有，在馬色羅家裡，嬰兒的哭聲忙壞了這位笨拙的爸爸。馬色羅把她母親的名字給了她，也叫法蒂瑪。

　　小法蒂瑪天使般的面孔，天真無邪的笑容，如同春風一般，吹醒了大地，又喚起了希克希克人生活的樂趣。

　　希克希克人真有福氣，究竟是藍寶石沾了希克希克的光，還是希克希克掠奪了藍寶石的丰采，那就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了。

　　前面那首詩雖然描繪了希克希克人的樂天，卻也傷了希克希克人的自尊。他們天天爭論不休，說藍寶石之所以是藍的，都是山

神嫉妒希克希克的天心，把它藏到山底，所以開採出來的石頭，才和希克希克一樣美麗。

　　如果還有人不相信，希克希克人會說：「去看看法蒂瑪吧！她那對藍寶石的眼珠，就是我們希克希克的天。」

　　大概是期待的報償吧！希克希克人總算享受了十餘年的歡愉，法蒂瑪是人人心目中的小寶貝，佔盡了天地間的靈秀。她有如一

顆婷婷明珠，鑲嵌在阿司古山巔。她又像動盪的流光，賦與了聖方濟河潺潺的生命。

　　然而，禍福正是一對孿生兄弟。在二○一八年，正當人們關心著未來的電腦世界，熱烈討論著是否應該犧牲後代，換取自己的
長生時，有人開啟了深鎖的回憶大門。一位旅館業界的聞人－－堪勃司，突然提出了法蒂瑪歸宗的要求。

　　科學在這裡扮演了無情的幫兇，堪勃司正式向法院提出做ＤＮＡ比對的申請，證明他真是法蒂瑪的血親。這個打擊使馬色羅心

碎了，十幾年來他日夜憂心的，就是終有一天會失去小法蒂瑪。在他確信這一天即將來臨，也就是做基因比對的前一天，他喝下了

農藥，緊握著法蒂瑪纖纖小手，默默無言地回到另一個法蒂瑪的身邊。



　　然而，真正令希克希克風雲變色的，是在一個靜靜的深夜裡，法蒂瑪失蹤了。沒有人知道她的下落，更沒有人膽敢問一句她為

什麼離去。自後，藍寶石不再發出光輝，希克希克永遠失去了他們驕傲的藍天。

　　五年後，在薩爾瓦多市出現了一位名叫法蒂瑪的康東布雷女祭司。由於她美若天仙、手段高強，很快就獲得大眾信賴，成為公

認的首席女祭司。

　　做一個女祭司先得通過各種考驗，只有在一些無人知曉的長老們認可後，才開始法力的訓練，其中最重要的是「通靈」。一般

說來處女較易通靈，但是要找一個禁得住考驗的處女，在當時的社會中的確不是一件易事。正因如此，康東布雷這種原始宗教，不

是面對變革，便是瀕臨沒落。

　　法蒂瑪是一個異數，她在投湖自盡時，被一位隱匿的康東布雷長老救起。長老見她資質極佳，正是教中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得知

她的身世後，便替她養了一條袖珍金線蛇，它看上去又細又小，可是毒性極強，一個一百公斤的大漢，被牠咬後絕對活不過五秒

鐘。他又傳授了一招御蛇的功夫，讓法蒂瑪訓練小蛇聞聲噬物。

　　一天，長老對她說：「法蒂瑪，人生有兩個選擇，一是做個普通人，正正常常的活著。另一條則有如走在深澗的獨木橋上，要

不就摔得粉身碎骨，要不就練出一身本事，想做什麼就做什麼！我給妳三天時間，先想清楚，妳要走哪一條路？」

　　法蒂瑪說：「我早想清楚了，我要找到親生父親，殺死他，然後自殺。」

　　長老說：「那就是走獨木橋，我可以幫妳。」

　　於是長老帶她到聖保羅市，一個人口一千五百多萬的大都市。由於法蒂瑪清麗不可方物的氣質，一些自命不凡的登徒子無不想

方設法，力求一親芳澤。巴西人原本就樂天好色，君子淑女皆無所顧忌。然而法蒂瑪恨透了親父，無法忍受男仕們阿諛的賤態，不

論對方是誰，都一口回絕。

　　長老非常滿意，當下不動聲色，先帶她到迪普斯、埃特塞特拉等最昂貴時髦的服飾店，購置了全新的行頭。經過刻意的修飾，

法蒂瑪的天香國色登時驚動了傳媒。服裝界、影視界、廣告界無不聞風而至，長老只是躲在幕後，一任法蒂瑪自己應付。

　　法蒂瑪也是慧心出眾，她一見到長老就知道可以信賴。儘管到了聖保羅這樣的國際大都會，她念念不忘的只有母親的屈辱與養

父的愛心。她那如冰似霜的神色，為她博得了一個雅號－－寒冰公主。

　　長老讓她住在凱撒園大飯店，每天收到無數慕名者送來的鮮花，客房中芳香四溢。法蒂瑪深居簡出，她在期待，直覺有個人會

出現在門口，她早準備妥當，那條毒烈無比的金線蛇隨時會從她身邊竄出，替她報仇雪恨。

　　一天夜裡，完全不出她所料，一個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士出現在門口。

　　「法蒂瑪！」他激動地喊著，她卻如同木雕泥塑，一動也不動。他繼續說：「我是堪勃司，他們都說妳失蹤了，但是我堅信找

得到妳！妳真美，和夢中一模一樣！」

　　說著，堪勃司慢慢向前逼近。法蒂瑪倒退一步，從桌上抄起一把尖刀，熟練地對著自己的心臟。她全身抖顫，大聲嘶吼：「不

許過來！」

　　沒有一點猶豫，法蒂瑪用左手打開蛇籠，她感到冰冷細長的蛇身，從她腿邊滑了下去。是快感，也是一種悲哀，她怒火中燒，

淚珠泫然。她看到了馬色羅衰弱的身軀，兩隻僵硬的義腿和一對溫柔的眼珠。

　　「法蒂瑪，請妳原諒這一切！請妳看在聖母瑪利亞的面子上，原諒人間的罪惡。」堪勃司眼中冒著火，臉上淌著淚水，他奮力

睜大眼睛，貪婪地在法蒂瑪身上遊移。他口中喃喃背誦著生澀的台詞，卻又控制不住無盡地感喟：「唉！妳就是她！我的法蒂

瑪……我知道妳吃盡了苦頭，但是，唉！誰不是呢？我沒有資格要求妳寬恕，但我還是懇求妳，人有原罪，人不是聖人，請妳讓我
彌補過去的一切。」

　　金線蛇從地毯上緩緩遊了過去，連地毯顏色都是長老精心挑選的，即令人看到匍匐的金蛇，也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的異樣。小

蛇游近堪勃司的鞋子，一昂首就鑽進褲管。堪勃司一無所覺，他早已鑽進時光隧道，直挺著身子，機械般地說：「妳母親是我生命

中唯一的至愛，到今天我還深愛著她！可是當年我太年輕了！不知道該怎麼辦……我錯了，為了這個錯誤，我已經痛苦了二十年！
今天來這裡，我只有一個誠懇的請求，求妳寬宏大量，讓我把心裡的話說完！」

　　這些台詞法蒂瑪早猜到了，她厭惡地想著：「這種雄性野獸！怎麼有這麼多廢話？是的，你錯了！我該原諒你！那我的爸爸媽

媽呢？你說吧！我母親接受了你的廢物，我何妨聽你說完廢話！」她冷冷地看著他，只等對方說完，她就要開口了。哪怕只是一聲

咳嗽，金蛇就會盡忠地執行它的任務。

　　堪勃司從口袋裡取出一把白朗寧，對準自己的太陽穴，他語氣平和，與小學生朗讀課本一樣：「第二次的錯誤，我更不能原諒

自己，我以為把我的血統給妳，可以讓妳得到妳應得的家產。妳大概不知道，我沒有子嗣，卻擁有巴西五分之一的旅館，包括妳住

的這一家。沒想到我錯得更離譜，只為了一點善意，卻害了更多人。」

　　法蒂瑪一楞，不能讓他自殺！太便宜他了！可是，自己默許了，讓他把話說完的！再說，自己目前不能開口，萬一他在說完以

前就死了，那怎麼辦？

　　堪勃司繼續說：「法蒂瑪！不幸這是個淫亂的時代，連我的母親也不是生母啊！我不想知道她是誰！我一向認為，養育之恩高

於一切。我非常感激馬色羅，他是個值得尊敬的人，可是我認為他太辛苦了，我只是想用金錢合理地報償他！」

　　一提到馬色羅，法蒂瑪忍不住淚珠簌簌而下，但她咬緊牙關，千萬不能哭出聲！怎麼辦？有什麼方法勸他不要自殺？自己恨他

恨了十多年，那種恨毒銘肌鏤骨，已經深深鐫刻在靈魂上。他不是有血有肉的人，他只是一束稻草，她曾一而再，再而三，用小刀

戳、刺，每次都要爛成一團才肯罷手。

　　堪勃司看著法蒂瑪冷若冰霜的表情，長歎了一口氣：「唉！所有的苦難都該過去了！很感謝妳讓我把話說完，唉！妳真像她！

難道我在做夢？唉……我……我已經不知道妳是哪一個法蒂瑪了！
　　「親愛的法蒂瑪！我有責任告訴妳事情的真相……法蒂瑪，不要誤會，妳不是我女兒！我知道妳母親為了維護我，沒有把內情
告訴任何人，所以才吃了那麼多苦……」
　　原來不是他！那是誰？不論毅力多堅強，仇恨多深痛，這一刻她什麼都忘了，大叫：「不要死！快告訴我，是誰害我來到這個

世界？」

　　堪勃司突然一陣顫抖，他的手軟了，無力地垂了下來，白朗寧掉落地上。他壯碩的身體像蠟熔一般，頹然倒在地上，他掙扎

著，臉上不斷抽搐。法蒂瑪撲過去，搖著他的肩膀，大叫：「快說！快說！他是誰？」

　　堪勃司凝聚最後的力量，吃力地說：「親愛的妹妹……請原諒他……他也……」
　　真相大白的一剎，往往是現實最殘酷的呈現。在她短短的生命中，所有最親密的人都因她而死亡了。最後這個不幸，全是自己

盲目的怨恨所造成的。

　　等長老出現時，法蒂瑪眼淚已經乾了，她站在那裡，有如枯木朽株。長老歎道：「這是妳選擇的嗎？」

　　法蒂瑪沒有回答，金線蛇由堪勃司身上游出來，長老彎腰撿起，放回身邊，對她說：「這便是獨木橋，我會教妳怎樣走下去，

妳不能死。今後妳千萬要記住，這條單行道是妳自己選擇的！

　　「法蒂瑪，妳知道妳的父親是誰嗎？天神贊古呀！如果沒有這樣的經歷，以妳的美貌和意志，豈不會害死天下所有的男人？」

　　在長老刻意栽培下，法蒂瑪很快就成為著名的女祭司，比諸以往公推為聖的奧迦毫不遜色。她最大的成就，是能廣納眾有，結

合了各地一些無組織的小團體，因而日益壯大，終於擺脫了對觀光客的依賴，被視為正式的宗教組織。



　　長老給她的最後一課，是她一直稟持的原則。那時她已經是康東布雷的主要祭司了，長老臨去前，對她諄諄囑咐：「切記，妳

要幫助人，只有一個訣竅：弱者可救不可扶，強者可依不可恃。」

　　法蒂瑪問：「長老，其他的我懂，但弱者為什麼不能扶呢？」

　　長老說：「我也不能理解，但是幾十年的驗證，我相信這是絕對真實的。弱者之所以為弱者，就是沒有大腦。沒有大腦的人，

只會跟著別人做牛做馬。妳救了他，很好，趕快走遠一點，他還能站起來。要是妳扶住他，他就永遠往下倒，等著妳去扶！」

　　法蒂瑪說：「難道沒有別的辦法嗎？」

　　長老說：「或許妳有能力，誰知道呢？但是千萬要記住，妳的責任是幫助值得幫助的人，不要被那些自甘為弱者的人拖垮了。

」

　　這次四法王邀請的，自然是以法蒂瑪為主，連帶邀了幾個小祭司。卡奈娜先前還不相信她會來，沒想到她不僅來了，而且來得

很早。她帶著幾個執事，正坐在火堆旁，為信眾指點迷津。

　　四法王一行，為首的就有十幾人，後面還有一大堆扈從。法蒂瑪遠遠望見了，便起立恭迎，很客氣地說：「我是法蒂瑪，康東

布雷的祭司，歡迎各位來到巴伊亞。」只這幾句話，她便易客為主，不僅表明了自己的身份，也點明了，要談康東布雷，唯她是

問。

　　四法王當然聽得出弦外之音，立即對卡奈娜說：「卡奈娜！法蒂瑪祭司來了，為什麼沒有人通知我們？」法王不是省油的燈，

馬上也來個賓主易位。

　　哪曉得卡奈娜不成氣候，本來以為四法王天下無敵，才曲膝卑躬相待。後來見文祥等人法術更強，心裡早就後悔了。她憋了半

天，這時聽法王言語中有責怪之意，哪裡還忍受得了，嬌叱道：「你還怪我？誰叫你連這些人都打不過？」

　　四法王一聽，頭一陣已經敗下來了，但他還是不失風度的說：「那妳要怎樣？」

　　卡奈娜巴不得有他這一句話，轉而柔聲對衣紅說：「他不行了，麻煩你們吧！」

　　衣紅絕對不肯放棄這樣的機會，她向四法王擠擠眼睛，湊到卡奈娜身邊，說：「妳真的相信我們嗎？」

　　卡奈娜只是個無知的婦女，她那些「神跡」全是唬人的，其實是先派人四處打探各人隱私，再裝神弄鬼的當眾說出。這種把戲

雖然可以騙人於一時，卻無法行之久遠。因為利益所在，人是不可靠的，她派出去的人，不久就四處炫耀，自露馬腳。所以到了上

百人的規模後，就很難再成長擴大了。

　　卡奈娜當然想取代法蒂瑪，就算要拜魔鬼為父，她也願意。聽衣紅這麼一問，她受寵若驚，立刻說：「我當然相信妳們，只要

能打敗法蒂瑪，妳要什麼我給妳什麼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要做女祭司。」

　　卡奈娜順口就說：「那妳就做女祭司。」

　　衣紅指指文祥，說：「我還要他做男祭司。」

　　卡奈娜覺得有點不對，但她還是答應了：「那他就做男祭司。」

　　衣紅又問：「那妳又算什麼？」

　　卡奈娜暗罵賤婢，還不趕快動手！她見識過衣紅等人的手段，知道自己怎麼都不是對手，只好說：「由妳決定。」

　　哪知衣紅卻對法蒂瑪說：「奇怪？我看妳很好嘛，為什麼她一定要打敗妳呢？」

　　法蒂瑪笑說：「我看妳是東方人吧，到我們這個小地方來做祭司，不嫌委屈了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叫衣紅，卡奈娜想做大祭司，我以為是什麼好玩的事，聽妳這麼一說，好像沒有什麼了不起嘛！」

　　法蒂瑪說：「是不是了不起，要看個人的眼光，有人把巴掌看得和天一樣大。對我來說，誰做祭司都可以，重要的是讓每一個

人都生活得快樂平安幸福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真的？妳能讓每一個人都快樂幸福？」

　　法蒂瑪說：「我還在努力，看來我沒有成功，至少我沒讓卡奈娜快樂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那妳說說看，什麼是快樂幸福？」

　　法蒂瑪說：「生活沒有恐懼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電腦當局做到了哇！」

　　法蒂瑪說：「不！電腦只是讓人麻醉了。」

　　衣紅暗暗佩服法蒂瑪有見識，嘴裡卻問：「怎麼說？」

　　法蒂瑪說：「現代人不明是非，不知輕重，整天醉生夢死。不知道明天會怎樣，也管不了明天怎樣，而明天就在眼前，那不是

恐懼嗎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妳知道明天會怎樣嗎？」

　　法蒂瑪說：「當然，只是知道得還不夠多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妳能不能告訴我一點？」

　　法蒂瑪說：「我可以說一點有關妳的事，妳願意聽嗎？」

　　衣紅大感興趣，說：「當然願意，只要不說我的壞話。」

　　法蒂瑪坐下來閉眼凝思，過了一會，她說：「妳們剛從一個很高很大的地方來，我看到很多像玩具一樣的士兵。妳們來的目

的，是……奇怪，妳背後怎麼……有一個和天一樣高的影子……」法蒂瑪突然張開眼睛，面露驚疑，四下張望。她站起來，走到衣
紅身邊，在她面前舉了一下手，又走回原處，趺坐不動。

　　衣紅說：「妳說下去呀！」

　　法蒂瑪寂然不動，又過了一會，大家等得不耐煩了，卡奈娜大聲說：「你們看見沒有？這位新來的客人只說了幾句話，法蒂瑪

便認輸了！」

　　有人不服，說：「她沒有輸，她在行法。」

　　卡奈娜怒道：「胡說！行法哪能一動也不動？」

　　那人說：「妳會行法嗎？不會當然不懂！」

　　卡奈娜心焦性暴，跨上前去就要推法蒂瑪。哪知手才伸出去，一道綠光像火蛇一樣，順著她的指尖燒了上去，她嚇得回頭就

逃，轉眼間綠火已延燒至手臂。四法王以為是幻境，順手往卡奈娜身上一拍，誰知這一拍竟把綠火攬到手上來了。

　　四法王久經大敵，立刻冷靜下來，發覺那火並不很熱，卻真在燃燒。他湊近一聞，原來是一種磷火，雖然溫度不高，但極具腐

蝕性，就這一會功夫，他已經感覺到手掌有些麻癢。心裡一驚，即刻從身上取出一個手套，往右手一套，磷火這才止熄。

　　四法王恐有後患，撲向法蒂瑪，抓住她的肩膀，急道：「快拿解藥來！」

　　他這一抓，法蒂瑪身上又是一陣火光。法王還道仍是磷火，哪知這次卻奇燙無比，毛髮被燒了一片，焦臊之氣頃刻四散。

　　法蒂瑪仍然文風不動，四法王卻已吃了大虧，這一來顏面盡失。頓時他大喝一聲，左手往衣襟下的排扣一拍，便見光華亂閃，

一道長長的弧光如閃電般，不絕如縷地從後面草房竄出，直向法蒂瑪轟去。



　　這原是瞬息之事，先時衣紅見卡奈娜動手，來不及用指語，悄聲對杏娃說：「杏娃！快準備！」

　　杏娃問：「準備什麼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可能有暴力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我該怎麼辦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對付卡奈娜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奇怪！不是要對付法蒂瑪嗎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妳別問！」

　　話剛說完，卡奈娜已被磷火燒傷。杏娃急問：「我該怎麼辦？」

　　衣紅分不清敵我，只得說：「我也不知道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人的行為真奇怪！要怎麼選擇立場呢？」

　　這時場上又是一變，衣紅見四法王手拍腰際，一道閃電夾著隆隆風雷之聲，從草房飛馳而來，急叫道：「危險！」

　　文祥身邊那一道祥光來得更快，立刻迎上閃電，「砰」的一聲，炸開滿天星火。這一接觸，文祥仍是穩如泰山，閃電卻似力不

能支，斷斷續續，似有若無。突然草房裡冒出火光，濃煙暴升，緊接著一聲轟隆巨爆，草房立時被炸得星碎，那些離房子較近的

人，一個個嚇得四下逃竄。

　　四法王初見電弧受阻，還一再按鈕加力。等見到草房失火爆炸，始知大勢已去，氣得橫眉怒目，跺腳不已。

　　文祥雖在祥光保護下，但那強烈的電弧就在身旁亂竄，卻也出了一身冷汗。衣紅關切地問：「你還好吧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我沒事，快去看看四法王怎麼樣了？」

　　衣紅正要過去，卻聽有人大叫：「大神降臨了！」

　　法蒂瑪兀坐，原是為了推究衣紅來此的前因後果。雖一再被推打，因有火光保護，一直未醒。她胸前掛了三四十串五光十色大

小不一的明珠項鍊，此刻珠鍊齊吐精光，各泛流輝，就像聖誕燈飾一樣，燦若繁星，美不勝收。

　　一旁觀看的信眾各有所屬，傾向卡奈娜的，在草房被炸後，早已作鳥獸散。剩下的信徒本來對他們的大神就有無比的信心，剛

才那一陣大亂都沒有影響到他們。這時見法蒂瑪項上的珠鍊放光，馬上伏地跪拜，鼓手也激動地敲起手鼓。更有一些男女，相互牽

手挽臂，邊唱邊跳起來了。

　　這時鼓聲鼕鼕，震耳欲聾，說話也不怕外人聽見了，文祥大聲問杏娃：「法蒂瑪怎麼了？為什麼珠子無端亮起來了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法蒂瑪身上的珠鍊都是一些貯有能量的電池，可能是剛才附近電場的能量過高，充電過多，現在正在放電。」

　　文祥又問：「有危險嗎？」

　　杏娃問：「從哪個立場看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人類的立場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你的佛珠能量比她的大無數倍，你到她身邊轉一圈就好了。」

　　文祥依言走到法蒂瑪身邊，果然不錯，他一接近，法蒂瑪身上的珠光便逐漸暗淡，不一會就恢復正常。

　　突然那邊左非右也大叫起來：「文祥快來！卡奈娜昏倒了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她中了磷毒，要送醫診治。」

　　文祥原想叫荷塞把卡奈娜扶回去，四下一看，先前那些人都不見了！風不懼和衣紅在法蒂瑪身邊，左非右正在檢查四法王的情

況，只有姜森一個人怔怔地發呆，他早被這個場面嚇壞了。

　　文祥只好高呼：「姜森博士，麻煩你過來幫我一下。」

　　姜森聽見有人喊他，頭腦清醒了一點，走過來和文祥兩個人，一個抬頭，一個抬腳，正在躊躇不決，不知要抬到何處，偏偏那

邊左非右又叫起來：「四法王也不行了！文祥！快來救他！」

　　文祥想卡奈娜所需要的只是休養，現在又不知道要抬到哪裡，只好跟姜森打個招呼，暫時把卡奈娜放下。

　　文祥正要過去，卻聽到半空中一個低沉的聲音道：「文祥！過來吧！我在等你！」

　　聽聲音好像是個很熟的親人，不知在哪裡呼喚他，文祥環顧四周，好像在做夢，頭腦有些發昏，他便習慣性地盤膝坐了下去。

　　姜森並沒有聽到空中的呼聲，他見文祥放下卡奈娜後，神情有些恍惚，好像非常疲累的樣子，一時不支便坐到地上了。他正要

開口，突然聽到遙空傳來一個低沉而親切的聲音：「姜森！過來吧！我在等你！」

　　姜森疲倦地東張西望了一下，最後倒在文祥身邊。

　　左非右不見文祥過來，四下一看，發現文祥盤坐在地，姜森卻倒在他身邊。他急得大叫：「衣紅，快來！」

　　衣紅正在研究法蒂瑪身上的電池，如果自己也有一串，豈不好玩？一聽左非右大叫，她嚇了一跳，回身一看文祥和姜森，更是

莫名所以。這時便聽到有人溫柔地對她說：「衣紅！過來吧！我在等妳！」

　　她也不例外，神思一亂，自然就盤膝坐地，有如平日休息打坐般。

　　風不懼見在一片混亂中，兩個人竟然打坐將息起來了，他急得大叫：「杏娃！快看看衣紅怎麼了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她血醣很低，松果腺大量分泌退黑激素，我該採取什麼立場？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如果她累了，就讓她休息一下吧！」

　　杏娃卻說：「誰在叫我？」

　　風不懼四下望了望，說：「大概是左非右吧，文祥也累倒了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不是左非右，那聲音頻率很低，只有六十週。」

　　左非右也聽到了，他不相信，說：「人哪能發出那麼低的聲音？」

　　話才說完，他就聽到那個非人的聲音：「左非右！過來吧！我在等你！」

　　風不懼見左非右忽然也入定去了，心裡更是驚異。鼓聲依然狂熱，這些人可以整夜瘋狂的擂著鼓跳著舞。奇怪的是文祥等人一

個一個都累倒了，他站在這一堆敲敲打打的人群中，望著四個入夢的人，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　　杏娃說他們累了，那一定就是累了，休息一會就好。既然只有他一人不累，就該他為眾人守衛。

　　過了一會，法蒂瑪醒了。她見只有風不懼一人清醒，便對他說：「我知道你們的來歷了，他們是怎麼了？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法蒂瑪，他們都累了，讓他們休息一下吧！」

　　法蒂瑪還沒理會過來，正要開口，卻聽到空中一道低沉如悶雷的聲音：「法蒂瑪！過來吧！我在等你！」

　　是馬色羅的聲音，法蒂瑪立刻雙眼一閉，又入夢去了！

　　又剩下風不懼一人獨醒了，他不瞭解為什麼大家會這麼累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還是在山上好，熱帶氣候真讓人受不了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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